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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转型中国，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正在兴起：网络社会中的

政治参与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网络社会中的政治参与

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已有不少的调查研究证实：当人们遇到

困难的时候更加愿意求助于网络。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这一新

兴的政治现象不但有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其背后更是蕴藏着我们

还没有探索到的逻辑与规则。无疑，网络社会对新兴的政治参与

具有某种全面而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巨大的促进作用是系统化

的，复杂的和多元的。选择从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关系（即网络社

会中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参与的动员社会支持获取之间的关系）对

其探索，以求不断积累，最终达致对这两者相对清晰地了解和分

析。

二、人际关系、扩散性动员和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是指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状态。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

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活动或决策的集体性的社

会行动，从本质上来说政治参与是一项集体行动。政治参与通过

动员而得以形成。动员是指发动人参加某种活动，具有鼓动，宣

传，激励等涵义，凡是动员必有对象。根据动员的形式和特征，

动员又分为博弈性动员和扩散性动员。扩散性动员不以直接参与

集体行动为目标，但能为集体的行动的生成和发展创造必要的社

会条件。它与博弈性动员既相互区分又遥相呼应。扩散性动员主

要发生在事件的爆发期，扩散性动员本身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它表现在塑造社会舆论，获取社会支持（影响非直接参与者的情

绪、态度和行为等），影响政府对事件的处理等方面。

社会支持在扩散性动员的阶段链条中往往承前启后，且比

较敏感。它接纳、引导社会舆论，推动政治参与向纵深发展，并

最终可能影响政府的处理意见从而塑造集体行动发展的形态。社

会支持是指不直接参与集体行动，但能够为集体行动不断提供人

力、信息等资源，增加行动的合法性，缓解外部压力的社会体

系。在新的网络社会的条件下，扩散性动员的作用和意义在上

升，因为它能分化瓦解对方，争取第三方以及团结相关方。社会

支持来自两类人群：一种是普通的外围支持者。他们是基于本身

的价值和情感以言论、态度、立场和行动倾向等为方式非直接地

介入集体行动，它主要是以一种社会集团的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

态度和社会压力，形成政治参与的主要潜在群体和未开发社会资

源，它们不直接参与行动，当然也会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转化参

与形式，由间接参与转为直接参与，从而使得集体行动不断扩

散，发展。另一种是作为支持者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也与

集体行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很有可能是出于价值和理念对集

体行动予以理解和支持，尽管他们人数相对要少，但往往在社会

支持的过程中扮演“关键第三者”的作用，因此尽管他们人数不

多，但拥有普通支持者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源、社会影响力和话语

权。精英群体的支持行动往往预示着事件转机的出现。

作为扩散性动员的一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没有社会组

织的支撑，人际关系在社会支持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支持之所以有限，无法形成集体行动所必需

的社会规模，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际关系的限制。而网络社

会的形成及其中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成为可

能。

三、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促进社会支持

相对于博弈性动员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对自己的利益具有的

天然敏感性和维权的冲动，扩散性动员过程大多与直接的集体行

动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至少这种利益关系是潜在的、模糊的。

因此扩散性动员的形成和介入需要更为复杂的社会条件，除了要

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外，还要有其他的条件。其中甚为重要的是要

能够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下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一般来说，要形

成有意义的社会支持，一方面需要集体行动的目标和行动本身要

获得一定规模人群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他们要能够在理性人

原则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因为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没有强

烈的社区团结感，理性化是态度和行动的基本准则。在网络社会

人际关系的条件下，使得这两者皆有可能。

首先，网络社会人际间集群、多维、实时化的联系方式为广

泛的社会支持的获取提供了条件。在传统社会中，特定事件在直

接范围上往往仅仅具有局部性的人际关系，更加广泛的外部社会

对特定事件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之间的联系更是受到自然条件

和社会条件的双重限制，由此造成必要互动的匮乏。通常人们只

有在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才会对一社会事物表示积极明确的支

持。因此，在传统社会中，民众的参与行动很难得到外部更加广

泛的社会支持，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潜力和扩张性机会。所以有效

的传统动员方式便是组织动员，一旦离开组织，较大规模的民众

参与便成为不可能。而高度组织化只有在两种社会条件下才有可

能，一种是社会崩溃从而产生的革命性的社会组织，另外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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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转型中国，政治参与正在网络社会中广泛形成。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特征与政治参与形成的扩散性动员的需求相拟合。网络

社会人际关系的高密度、群簇化、多维连接和单一、非正式、弱关系的特性使得扩散性动员能够围绕特定事件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促进

网络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广泛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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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改良型的社会组织。如果离开这两种组织

动员，则只有依靠自发的人际动员，这种自发的人际动员如没有

特定的社会条件，则效果有限，大多慢慢消散了，另外一些则只

有依靠社会中对抗性人际关系的自发积聚与变化，再在社会变迁

的特殊时刻以偶然的形式爆发。在传统社会一个具有主体和空间

双重广泛性的参与行动总是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是需要一个相

对漫长得多的时间来积聚和发展，而且往往会是“零和型”的结

局。

人际动员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它具有自发和自由生成的特

点。网络社会人际关系本身所发生的巨变，必然会促使人际动员

形式和效果发生巨变，并提升政治参与效果，产生全新的政治参

与形式。在由传统社会向网络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则由

单向、慢速、线性向集群、多维、实时化方向转化。人际关系具

有了巨大的自主性、创造性、自由选择性，进而实现了人际关系

的自由再构，丰富而灵活，“一网网尽天下”，处于网络社会中

的人群成为一个联动的有机群体，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一只能

煽动飓风的那只小小的蝴蝶。网络社群主要有以下几种：（1）

临时社群，如BBS中围绕某条帖子形成的树状话题结构的社群；

（2）高密度的社群，一些博主与每天浏览他的博客（微博）的

人们；（3）相对固定的社群，如社区QQ群，亲友QQ群，同学QQ

群，及其围绕博主交互互动的人群等。网铬社会中，人们能轻而

易举地实现在不同的社群圈子里进行大规模地信息交流和沟通，

“天涯若必邻”，外部没有直接关系的公众能够被迅速地动员到

特定事件中来，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关心的社会热

点，一个特点事件一旦形成社会焦点，便可以轻易地获得规模化

的社会支持群体。  同时网络社会中这种特有的人际联系使得

支持行动无须付出巨大的个体代价和成本。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可

以以较低的代价贯彻自己的理想和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只需要在

合适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里，以自己社会资源和行动能力为基础，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采取具有一定惯习性的行动：

普通人士只要摇旗呐喊便能为集体行动集聚人气，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则可以直接提案，专业人士则可以提供自己的专业判断，

社会精英则可以施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我们看到的在厦门

PX事件中的厦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就直接组织了100多位委员

的提案；孙志刚事件中，远在千里之外北京的教授等联名上书人

大要求废除收容法等。他们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却能较准确的

了解和认识整个事件，并根据自己的资源和条件采取对策，从而

对整个事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其次，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具有单一的非正式特征对社会支

持的广泛获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由于具有单一性，大家并没

有传统“机械团结”中千丝万缕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葛；

同时由于非正式性，网络社会中实现了人际关系选择的最大程度

的自由和自主。这样在网络中因为某种“际遇”相会的人往往是

个“单面人”，彼此的不同和矛盾被网络隐逸，而共同的兴趣和

关注却非常容易指向一个集中的焦点，合成集体行动的向心力，

从而在相互的弱关系的基础上却演绎出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统一

的强关系的社会支持联盟。尽管这种弱关系可能是暂时的、也是

容易弥散的，但它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在特殊的

社会条件下，它也有可能向更强和更严密、更全面的组织化方向

发展。

在“机械团结”的人际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全人格地投入进

来，这一方面可以巨大地增进动员的强度和力度，但又从另外一

个方面孕育了巨大的动员危机：一方面所有的“机械团结”几乎

都伴随着内部的竞争、矛盾和斗争，彼此的日常的联系既为情感

的联络和日常的联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方便，同时这也为彼此存

在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这种“机械团结”也容易

掩盖、压制各种冲突，所谓的“相忍成党”。这种压抑其实就是

内部不断膨胀的气囊，在一定情况下自己还会破裂，更难以同心

协力对外。尤其是在缺乏共同的社区规则和社区组织凝聚，在市

场化和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们更加分散而不能相互团结，人际动

员便失去了基础。

结论

同时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非正式性使得集体行动的人际动员

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由性。因为这种非正式关系在

网络社会中显得简单、透明，以它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动机和目

标简单、具体、有限，它是一种“现实性冲突”，而非“零和式

斗争”。由于没有“机械团结”社会中的情感、角色、责任和期

望等的约束，分散的、非正式的支持行动更具有公共性。因此分

散在网络社会中的支持人群相互有联系却彼此没有牵制、集体压

力或者集体制裁，激发“非理性化”张力的“广场效应”因此受

到限制，也使得集体行动更难超越“公共理性”的界限，甚至可

能更多地吸纳公众的情绪、意见和观点。反过来它也容易促进内

部团结的同时获得社会认同，使得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士可以在特

定事件中形成分散却统一的认知、态度和行动倾向，虽然彼此总

体上并不十分了解，规范也未十分清楚，且各自分散为战，但目

标大致统一，相互有限合作，且能通过网络社会中的实时的信息

传递，形成一种总体互动、共振的支持性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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